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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汾阳路， 那一定是： 音乐的符
号无处不在。

音乐为它染上浪漫的诗意 ， 上海音乐学院 、 乐器
店、 巷子深处的文艺场所……悠扬的琴声和歌声从中传
出， 通过密密匝匝的青绿树枝， 荡漾在马路上。 不经意
间， 便能邂逅背着大提琴、 小提琴或手风琴的学子。

汾阳路上的故事， 宛如一个个灵动的音符， 在短短
815 米的五线谱上， 奏响时间的乐章。

汾阳路：

在马路铺就的五线谱上，奏响时间的乐章
本报记者 姜方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条承载着青

春的小路， 多少年过去， 那里还是梦往

神游的终点。

2012 年 ， 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硕博

连读， 从宛平路的硕士生宿舍搬到汾阳

路的博士生宿舍。 不久后， 我写下一篇

随笔， 记录了校园内外的市井日常， 引

起许多校友的共鸣。

如今回到这儿驻足， 卖碟胖子还在穿

着裤衩看报纸， 复印店小王子依然日夜重

复着他的动作， 笑靥如花的凯哥还会出现

在母校的节庆场合， 寒窗苦读的博士已功

成名就， 卖花姑娘早已不见踪影， 猫咪蜷

在大人物们的雕像旁一梦多年……

91 年前 ， 先生们在上海建起中国

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府， 它在

战火硝烟中几迁校址， 直至 1958 年才

在汾阳路扎下根。 在外人看来， 这个校

园一直很 “洋气” ———无论是原犹太人

俱乐部和原比利时驻华领馆这两幢古老

的欧式建筑， 还是正在拔地而起的上音歌

剧院， 都把这个词放在了面儿上。 尽管不

同时代对 “洋气” 二字褒贬各异， 但这里

的人们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 艺术。

很多密布法国梧桐的上海街道都很洋

气， 但仅有 815米的汾阳路一定是最具艺

术气息的。 我并非指音乐学院两边鳞次栉

比的琴行， 那是混迹于艺术中的商业。 若

哪天阳光正好， 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品味

这条只需十分钟就能走完的小路。

就以普希金纪念碑作为起点吧。 普

希金逝世百年时， 俄国文艺青年们凑钱

为偶像建起一座半身像 。 又近百年过

去 ， 以雕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街心花

园， 人称 “诗人角”。 角落有条 400 米

左右的东平路，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隐藏

其间， 在我眼里是更为精致典雅的 “小

汾阳路”。

走进汾阳路， 左侧第一个花园住宅

建于 1924 年 ， 后成为白崇禧的府邸 ，

故名白公馆。 其子文学家白先勇十岁时

曾居住在此， 他回忆道： “搬到法租界

毕勋路， 开始复学， 在徐家汇的南洋模

范小学念书， 才真正看到上海， 但童稚

的眼睛像照相机， 只要看到， 咔嚓一下

就拍了下来， 存档在记忆里。” 这一年，

白先勇生平首次在美琪大戏院观看昆曲

《牡丹亭》， 这次美妙的艺术体验成为他

后来写作 《游园惊梦 》 、 策划青春版

《牡丹亭》 的源头。

白公馆曾先后驻扎过上海中国画

院、 上海越剧院、 越友酒家、 宝莱纳餐

厅， 各路艺术家在这儿饮酒论艺， 留下

美好的回忆。 由于对面是全国知名的五

官科医院， 门口常年车水马龙。 汾阳路

周边老公房的租客大多是两类人群： 病

人家属或者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小、 附中

的学生家长， 他们在这寸土寸金的地盘

紧紧攥着各自家庭的希望。 前者每天在

巴比馒头店门口排队， 后者偶尔会奖励

给孩子一顿奢侈的西餐。

再向前一个路口， 右侧是上海工艺

美术博物馆， 建于 1905 年的海上小白

宫里陈列着数百件雕刻、 织绣、 戏服展

品， 曾吸引各国达官贵人前来参观。 对

面不起眼的小院子里， 坐落着上海艺术

研究所———若非曾进去领过稿费， 我路

过多少次都不会注意到这里还藏着一个

低调的研究机构， 默默记录着这座城市

的艺术点滴。

上海音乐学院对面有一幢西班牙风

格的花园洋房， 先后作为海关税务司官

邸和海关专科学校， 现在是汾阳花园酒

店。 穷学生们大多只能对着高档酒店垂

涎三尺， 然后埋头走进隔壁的九弄居民

区———这里被戏称为上音学生宿舍， 数

不清来往过多少届的音乐学子， 里面的

琴声在白天从不间断， 未来的中国音乐

家故居想必会集中在这平凡弄堂间。

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汾阳路是艺术

家的天堂， 这里的建筑和历史诠释了什

么叫 “大隐隐于市”。 在我看来， 汾阳

路是 “上海左岸”， 其尽头的淮海中路

是 “上海右岸”。 塞纳河右岸的商业街

可以复制到世界各地， 左岸的艺术胜地

却是巴黎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 。 惟愿

“上海左岸 ” 可以一直保留这份静谧 ，

隐匿于周遭繁华之间。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博士、 现为
浙江音乐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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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老街， 汾阳路始筑于 1902

年， 为法租界越界所修， 当时以法驻华

公使名命名为毕勋路， 1943 年 10 月改

为汾阳路。 在汾阳路上， 这一栋栋绿树

掩映下的花园住宅， 透露着上海的文脉

和气度， 记载着时代的旧梦与新象。

海上小白宫：

汾阳路 79 号的高墙深院内， 藏着

一座典雅庄严的白色建筑。 这里原是法

租界公董局的官邸， 建于 1905 年。 整

幢建筑的外墙以凿平的石块作贴面， 看

上去犹如一座古城堡。 由于它的色彩、

造型和美国华盛顿的白宫颇为相似， 故

被称为海上小白宫。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苏友好协会上

海分会入驻此地。 1963 年 5 月， 在陈毅

的关心下， 上海民间最优秀的工艺美术

家相继在此工作和传艺， 同时还在里面

建立了工艺美术品陈列室。 1980 年， 经

过重建的上海市工艺品研究所迁入这里，

并在大楼内设立工艺美术博物馆， 陈列

和销售研究所收集与自己研发的工艺品，

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观光者前来参观和购

物。 美国前总统里根、 英国前首相希思

等曾光临此地， 在参观工艺品的同时，

也对这幢华美的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里还是现成的影视拍摄基地 ，

《宋氏三姐妹》 《南征北战》 《大雷雨》

《聂耳》 等影视作品中的某些场景， 都

是在海上小白宫拍摄的。

海关俱乐部：

在汾阳路九弄三号， 竖立着一幢带

有英国浪漫主义建筑风格的两层小木

楼 ， 它是建于 1898 年的海关俱乐部 。

这栋建筑是现存上海最早的独立式花园

洋房之一 ， 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

筑。 它有着台锥形翘檐屋顶， 屋面上盖

有瓦楞薄板 ， 屋顶四面均有翘檐老虎

窗； 西北角有一个小四方翘尖塔， 南向

屋下设方柱敞廊， 外墙用木材制作成横

线条鱼鳞板条。

1863 年 5 月， 英国人鲁宾·赫德来

到上海， 就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 兼管

长江各口关务。 赫德是一个很典型的老

派英国人， 讲究规矩， 职业性很强， 他

服务于中国海关， 任总税务司长达 50年

之久。 在沪任职期间， 赫德建立了中国

海关关署， 招募了一批外籍高级职员。

赫德为使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能度过

一个个寂寞的夜晚， 就在中国海关关署

附近建造了这幢中国海关关署俱乐部，

俗称小木楼。 当年一些洋人就在小木楼

里休闲娱乐， 消磨夜晚。 随着上海娱乐

建筑的增多， 小木楼不再红火， 后来这

所别致的花园洋房便成了海关职员家属

住宅， 存续至今。

和不少上海的小马路一样， 汾阳

路既不长， 也不宽。 在与之毗邻的淮

海中路的映衬下 ， 它显得更加静谧 ，

仿佛时间也突然停止。 道路两旁粗壮

的法国梧桐背后， 掩映着现存上海最

老的全木结构独立式花园洋房海关俱

乐部， 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

海关税务司官邸， 还有如同欧洲城堡

般的海上小白宫。 它们至今保存着昔

日风貌， 是这个城市里独立于那些高

楼的存在。

而与其他沪上小马路不一样的是，

因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存在， 在汾阳路

这条人们口中的 “音乐之路” 上， 可

以见证它如何写下时间和琴声交错的

城堡。

汾阳路 20 号， 始于 1927 年的上

海音乐学院位于这里。 近代上海的音

乐发展史复杂而丰富， 其中有多少值

得被铭记的往事， 就是在上音的校舍

里发生的。 这所学院所留存的中国音

乐界 “和毅庄诚” 的优秀传统， 由蔡

元培、 萧友梅、 黄自等人开启， 尽管

经历战火和岁月变迁 ， 但经由贺绿

汀 、 丁善德 、 周小燕等几代人的传

承 ， 一直延绵发展 。 走在路上 ,耳边

仿佛响起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 的旋

律。 这首奏响世界的名曲彼时就诞生

于上音， 它的题材是中国文化所独有

的 。 在那之前 ， 从没有人料想到越

剧能被创造性地用在交响乐里 ， 还

能与之水乳交融地那么妥帖 、 那么

美 。 恰同学少年 ， 半个多世纪前 ，

学越剧的何占豪和学作曲的陈钢及

其他师生一起 ， 在汾阳路上创作出

了 《梁祝 》， 首演时由俞丽拿担任小

提琴独奏 ， 如今它早已是中国的一

张响当当的音乐名片 。 据陈钢回忆 ，

当年的上音学派林立 ， 教授们的学

术渊源既有德国派 ， 也有美国派和

法国派 ， 后来还加上苏联派 。 师生 、

同事之间相互敬重的温情 ， 以及活

泼的学术氛围 ， 一直深深存在于他

的脑海里 。

站在汾阳路 20 号的大门朝里望，

两幢毗连的红色小洋楼浑然一体， 这

里曾是上海滩闻名一时的犹太人俱乐

部。 如今左边为上音办公楼， 右边为

贺绿汀音乐厅。 上音人口中的 “贺厅”

是上音的灵魂所在。 白天的她默默守

护校园， 为学院里的师生服务； 夜晚

的她在金色灯光映衬下， 红白砖瓦熠

熠生辉犹如穿上盛装。 “贺厅” 迄今

经历了三次改造： 1958 年后改建成为

上音大礼堂， 原本旁边还设有小礼堂

即现今的贵宾休息室； 上世纪 70 年代

进行了一些声场优化， 增加了吸声处

理， 安装了水泥木丝板； 2002 年在大

礼堂的基础上原拆原建， 为确保音乐

厅的净空高度， 保证声场空间， 调转

了舞台方向。 今天的 “贺厅” 建筑面

积 4357 平方米 ， 舞台面积 125 平方

米， 拥有 744 个座位， 建筑和声学设

计参照了世界一流的维也纳金色大厅，

音响效果极佳。

“贺厅” 里留下包括周小燕、 郑

石生等上音名师动人的身影； “贺厅”

曾接待一大批世界友人， 改革开放初期

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就到访过这

里。 “贺厅” 也留存着无数师生宝贵温

暖的记忆。 声歌系教授方琼回忆， 最让

她恋恋不忘的就是大礼堂里每年年底举

行的新年音乐会， “记得有一年， 大家

在 ‘贺厅’ 门口点起几堆篝火， 搭着台

表演， 虽然上海的冬天很湿冷， 但每个

上音人的心里都暖洋洋的 。” 现在的

“贺厅” 在功能上， 对内承办各类音乐

节、 讲座和大师班等， 包括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 上海室内乐艺术节、 上

海国际打击乐周、 上音国际钢琴大师

班等； 对外则承接许多大型优质演出，

为市民提供社会音乐教育的平台。

走在汾阳路上， 常常能听见琴声

和歌声穿过梧桐树飘来。 一个又一个

背着琴的年轻学子， 沿马路走进上海

音乐学院。 抬头望， 才发现上音的新

教学楼就在曾经的犹太人俱乐部旁

边 ， 两者看上去难分新旧 。 2007 年

11 月 27 日， 在上音建校 80 周年的喜

庆日 ， 举行了新教学楼的落成仪式 。

这栋新建筑的外立面造型采用隐框幕

墙式凸窗和浅黄色石材墙面， 以模拟

黑白琴键的形态， 建筑平面则以相对

完整的三个建筑组合斜向展开， 形成

错落的韵律和节奏 ， 与周围的街道 、

校园内其他老建筑形成了协调的对话

关系。

与建筑一起 “升级” 的， 还有汾

阳路上的音乐人们。 这几年， 他们又

试着用音符去记录这个时代的点滴 ，

比如金承志和他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

团 。 近年来 ， 上音启动 “双馨双成 ”

“音才辈出” “音才助飞” 三项人才支

持计划 ， 开展 “人才蓄水池 ” 工程 ，

大力培养卓越人才队伍。 多媒体交响

剧场 《丝路追梦》、 音乐剧 《海上音》、

音乐剧与歌剧 《汤显祖》、 歌剧 《贺绿

汀》 以及 《“中国梦” 歌曲传唱系列》

等重大题材原创作品接连将中国传统

文化推向世界。 “音乐开放周” “上

音众乐星期音乐会” 等 300 余场音乐

会与艺术实践， 则服务了数十万社会

观众， 使校园成为市民的音乐课堂和

审美殿堂。

眼下， 又有一幢崭新的建筑从汾

阳路上拔地而起。 上海音乐学院歌剧

院正在施工中， 计划将于 2019 年正式

启用。 建成后的上音歌剧院除了一个

1200 座的中型歌剧院之外， 还有四个

排演教室将分别用于歌剧 、 管弦乐 、

合唱和民乐的排练， 以满足学院的教

学需求； 一个报告厅将用于学术交流。

届时， 上音歌剧院将成为一个集创作、

表演、 教学、 实践、 管理于一体的歌

剧艺术和音乐舞台创新实验新中心 。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许下约定 ，

邀请世界音乐人于未来访问上音歌剧

院。 他说： “这里会成为全世界最棒

的音乐展示舞台之一， 上音将准备好

优秀的作品欢迎大家的到来。”

目前 ， 针对复兴中路-汾阳路区

域进行整体改造的计划已经提上日

程 ， 这里会被打造成国际音乐文化

街区 ， 集聚国内外知名音乐机构 ，

引入音乐机构总部和大师工作室等 。

时间的乐章将继续在汾阳路上奏响 ，

一个备受世界瞩目的 “音乐之路 ”

由此可期 。

写下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 荩荩荩

汾阳路上的花园住宅，

每栋都有说不尽的上海故事

马路往事

若阳光正好，

就用一天的时间品味这条小路

李鹏程

备受世界瞩目的 “音乐之路” 由此可期 荩荩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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